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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1959 年，为扩建天安门广场，
中华门（明时称大明门，清时称大
清门） 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被拆
除。

原来的长安街很窄， 宽度仅
15 米。 为迎接建国一周年大会，首
先要拓宽东单至中南海东侧一
段。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有关部门
找了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
债， 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
了交通事故， 一定要把三座门拆
掉。 梁思成保护北京古建筑的建
议被认为是 “影响人民利益与首
都建设”。

而当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
吴晗在会上批评梁思成：“您是老
保守， 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
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
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
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梁思成
闻言当场痛哭失声。
（摘自《羊城晚报》3.26 秦芹/文）

4 月 7 日， 迈克·华莱士在美国一间疗养院去世，享
年 93 岁。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 分钟》节
目主播，一生采访过不少政界名流，其审讯式的提问方式
咄咄逼人，经常让受访者感到惊悚；但人人又都爱接受他
的采访。他采访的名单包括尼克松、卡斯特罗、阿拉法特、
普京、霍梅尼、卡扎菲、萨达姆等等。2000 年 8 月 15 日，江
泽民接受了华莱士的访问，华莱士在访问中依旧尖锐，但
报道最后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大突破”，也被当
成中国外宣的“成功案例”。

精细的前期勘测
1998 年 5 月，华莱士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60 分钟》栏目，通过公关公司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同时递交了采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申请。

经过两年的申请、沟通及筹备，江泽民决定在 2000
年 8 月 15 日接受迈克·华莱士的访问。此前，江泽民还向
国新办做出明确授权：临场对华莱士不限采访时间、不限
问题。 8 月 11 日，包括华莱士在内的《新闻 60 分》摄制组
8 名成员住进北戴河外交宾馆。

双方有四天的准备时间。美方现场勘测非常精细：他
们用 28 支温度计测量室内温度以确定现场色光；华莱士
对江泽民的 7 副眼镜都了如指掌， 他建议江主席戴那副
意大利窄边眼镜，效果会更好；美方摄制组人员发现采访
室的椅背很高，拍成画面，椅背最上端的横档会刚好出现
在拍摄对象的脖颈后面。中办召集木工，连夜把座椅的椅
背改低。

智者的唇枪舌剑
8 月 15 日，82 岁的华莱士在被美国人称为 “中国戴

维营”的北戴河访问 74 岁的江泽民，采访从 14 时持续到
17 时 57 分，近 4 个小时。

华莱士面前摊着一份四页采访提纲———比 A4 纸略
大， 正反面字迹密密麻麻。 采访提纲中罗列了 100 个问
题，实际采访中双方一问一答 88 个回合。

华莱士面容冷峻，他的问题简短、朴素，但却环环相
扣、咄咄逼人，并且带有相当的“普适性”———在相当一段
时间里，这些也是世界对中国的核心关注。

华莱士说：我看过关于你的 12 本书。 江泽民微笑着
回答：是吗？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采访过我。

华莱士援引《中国日报》的报道，问江泽民怎么看待
“美国是世界和平威胁者”这种说法。江泽民回答：坦率地

讲，因为经济的强大和科技的进步，美国倾向于高估自己
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但今天我想借此机会传递对美国
人民的善意。 所以我不想在我们的交谈中使用过多的尖
锐词汇。

江用天气形容中美关系：风、雨、多云，甚至阴云密布
都曾有过，有时也会阳光灿烂。中国希望和美国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

“这是纯粹的政客辞令。 ”华莱士点评道，“没有任何
真诚可言。 ”

江泽民不慌不忙：“我不认为‘政客’是一个好词。 ”
华莱士时而环抱双臂倾听， 时而用右手食指指着坐

在他对面的中国领导人发问。 他甚至会打断江泽民的回
答，不客气地提醒：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请简短作答。始
终面带微笑的江泽民回敬：是你先坏了规矩；我的回答大
致跟你的问题一样长。

当华莱士直呼江泽民“独裁者”的时候，江泽民收起
笑容， 直接回敬道：“你们对中国事务的描述像天方夜谭
一样荒谬。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
会，里面有一个政治局，政治局中还有一个常务委员会，
我就是其中之一。除非获得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否则
不会做任何决定。 ”

江泽民说的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事实上，他本人是否
接受华莱士的采访也是集体决定的。

“不限时间，不限问题”
采访进行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用专用线路旁听采

访的人坐不住了：让美国人停下来！ 问题问得太过分了！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双料主
任赵启正找到国新办三局局长任一农：后面在递纸条，你
要不要去跟美国人说，让他们停下来？任一农说：我不说；
江主席自己说过：不限时间，不限问题。

第一盘录像带录满了， 任一农走到江泽民身边转达
了场外的担心。江泽民回答：“他们受不了了？人家是我们
请来的。 我们答应了‘不限时间，不限问题’，就应该遵守
承诺。 让他尽管问。 ”

在被问到是否相信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被误炸
的时候，江泽民清晰地回答：“以美国的顶尖科技，所有关
于‘误炸’的说法都难以让人信服。况且，中国驻贝尔格莱
德使馆的标识清晰得不可能被弄混。所以，‘误炸’为什么
会发生到现在都是一个问题。 克林顿总统曾多次在电话
中向我就爆炸事件道歉。 我告诉他：既然你代表美国，而
我代表中国，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无法取得百分之百共
识的。 ”

双方谈到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李文和案。江泽民说：我
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中国和李文和案没有关系。中国把李
文和看作一个声望卓著的科学家。“你认为他是间谍吗？”
江泽民反问。 华莱士无语。

外宣的成功案例
近 4 个小时唇枪舌剑的采访结束了， 当天晚上 8 点

半， 中方的三位工作人员开始分头把华莱士采访的录音
整理成中文。

按照中美双方的约定， 对外使用的图像一律用 CBS
News 的，文字则以中方整理的文稿为准。

按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供的数据，有 4000 万人收
看了华莱士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专访。

2000 年秋，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克林顿曾略带玩
笑地向江泽民致意：“华莱士对我们都很刻薄， 但你却让
他像孩子一样满足地呜呜叫。 ”

在 2003 年出版的 《电视外宣策略与案例分析》 中，
“华莱士专访江泽民”成为了“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大突破”
案例，被纳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2009 年 2 月 11 日， 采访事隔 9 年后，CBS News 的
官方网站上曾贴出一篇题为 China's Leader
Talks To 60 Minutes 的回忆性文章，称江泽民
“以惊人的坦率广泛地回答了一揽子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4.13 石岩 朱晓佳/文）

迈克·华莱士采访江泽民的故事

为避嫌杜撰一个地名
26 年前，老领导嘱咐我写一部《湘西剿匪记》。 他是部队转

业的高级干部，湘西匪患就是被他的部队彻底剿除的。 他特别
感慨那段悲壮辉煌的岁月， 一直梦想为自己的部队树碑立传。
我很敬重这样的领导，便义无反顾地去了湘西大山。

7 个多月后， 我结束体验和采访， 专程到老领导家报告心
得。

“怎么样？ ”他关切地望着我，“湘西剿匪已经是 30 年前的
事情了，采访很困难吧？ ”

我告诉他，困难有，决心也有。 我会写好这部作品，但最好
改个书名，别叫《湘西剿匪记》。

老领导愣了一下，“为什么？ ”
“虽然过去了 30 多年，当年的剿匪部队 20 多岁的人现在

才 50 多。 当地土匪现在还活着的人也遍地都是。 ”
“这有关系吗？ 你是担心他们说不像？ ”
“连您都会说不像。 ”我认真地望着他的白眉，“而且我不可

能写得很像，所以我心里很不踏实。 写出来也不会好看的。 ”
沉吟了一段时间，老人家问：“那，改个什么名字呢？ ”我看

得出来，他很不情愿。 书桌上放着一个茶叶罐，是台湾出产的
“冻顶乌龙”。

“乌龙山，怎么样？ ”我忽然受到启发，顺口说了一个无中生
有的地名，“就叫《乌龙山剿匪记》，您老的意见呢？ ”

他回答得很快，“好。 这个名字上口，那就这么定了。 ”
我在那以后调离了原单位，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他。 听朋

友说，老领导早就把《乌龙山剿匪记》当成自己的杰作，“这不是
我写的，可这就是我的作品呢。 ”既然心愿已了，至于到底是湘
西还是乌龙山，老人家很早就不去较真儿了。 “知道乌龙山是哪
儿吗？ 那就是湘西啊。 ”

莫须有的“乌龙山”名扬天下
不仅是老领导，后来，湘西的父老乡亲都豪气地自称是乌

龙山的人。我听说，湘西某县县委书记带队赴沿海招
商， 在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问：“你们那个县在哪儿
啊？ ”县委书记想都没想便反问：“各位看过《乌龙山

剿匪记》吗？ ”下面纷纷回答看过，“我们那儿就是
乌龙山。 ”于是满座哗然。

世上很多事情是始料未及的。 随着电
视连续剧反复热播，“乌龙山” 这个莫
须有的地名居然名扬天下。 据我所知，
湘西的龙山县因为有两个字与此相
同，那边的朋友便自诩是道中正脉。 县
里有个很长的峡谷，原名“皮渡河”，早
些年索性挂牌改成了 “乌龙山大峡
谷”。 20 多年来， 湘西老乡十分看好这个
虚假地名， 当地烟厂出品过乌龙山牌香

烟，酒厂也生产过乌龙山牌苞谷酒。 有一家颇有特色的餐饮企
业，取名“乌龙山寨”，若干连锁店开到了省城。

电视剧竟衍生出若干历史佐证
文艺作品中的种种虚构，本是艺术创造，久而久之，竟衍生

出有鼻有眼、有根有基的若干历史佐证，不免让人啼笑皆非。 有
一次， 我陪远方来的亲戚去张家界天子山游览，20 出头的女导
游指着路边并不奇诡的小山洞说：“你们一定看过乌龙山剿匪
记吧？ 那我就告诉你们，榜爷就是在这个洞子里被抓获的。 ”

我还亲历了一件更为荒诞的事情。 那年到湘西某县参加会
议，县委书记、宣传部长陪我们参观旅游景点。 旅游局长点了一
名熟悉情况的女导游沿途讲解，果然十分生动。 穿过一个山洞
时，导游指着对面的悬崖，认真地告诉我们：“上头有几间木屋
子，那就是榜爷的故居。 湘西剿匪之前，钻山豹、四丫头他们经
常聚集在那里开会。 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物，珍贵得很呢，一般
是不对外开放的。 ”县领导都知道我，一听她这么说，不免有些
尴尬，赶紧打断她说：“莫乱讲，那些人物都是作家编出来的。 哪
里有什么榜爷嘛。 ”没想到导游非常执著，反驳领导说：“这您就
不知道了。 那个作家小时候也是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的。 他们
家的祖屋紧挨着榜爷，三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有血缘关系呢。 ”

同行的朋友居然没笑，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紧紧盯着我。 那
阵子我还真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摘自《中国青年报》4.11 水运宪/文）

《乌龙山剿匪记》：26 年虚构的故事被当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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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其实就是一部挨打的历史 。 弱国无外
交 ，落后就会挨打 ，发展是硬道理 ，这些警句都是那些
创伤的文字转换 。 几代人血的教训 ，让多少中国人为祖
国的崛起而殚精竭虑拼搏奉献 ，也让好多人把 GDP 规
模和增长速度视为头等大事 。

有了一定的 GDP 总量，就是经济上的“大”，就有了进
一步做“强”的基础。 但是，“大”还不等于“强”，“大”只是
“强”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或者说，“大”只是“强”
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从“大”到“强”，还有相当一段
距离。

这个道理多数人能接受， 但要更深刻地加以理解，不
妨走得更远些。

1840 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 GDP 是英国的五六倍还
多。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 GDP 仍高于英法两
国。 1894 年甲午战争，中国正处于清朝的“同光中兴”期，
GDP 远远超过日本，就是北洋舰队的硬件也与日本相仿。
而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 正值民国时代经济发展最快的

时期，国力有了相当的提高，GDP 总量也是超过日本的。
遗憾的是，偌大的 GDP 并没有让战争走开，并没有让

中国免于挨打，从一次次挨打的苦难中我们看到：挨打未
必最弱时。甚至可以说，倒正是这么大的 GDP 引来了列强
一次又一次的攻城略地。

原来，列强也并不是专挑软柿子捏，从最弱的国家开
打。他们打仗是很讲政治的，不会是门当户对，可也不是逮
着谁弱就打谁。 说到底，从根儿上看，列强的每一次入侵，
背后跟着的都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无利绝不起早。 如果对
手都穷掉底儿了，也就根本不成其为对手，还打个什么劲
儿呢？再容易打，连赔款都出不起，哪里有什么资格做战争
靶子呢？

可见，“落后就会挨打”，这说法只计其一，未及其余。
中国靠什么来说“不”？靠的是强，真正的强，骨子里的

强。当年，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五十年不变”，说明对大格局
走势是心里有数的。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总第 54 辑 邱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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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40 年代末，有一天，毛泽东问秘书田家英，什么
是政治？ 这不是个平常的问题，当时政治家和学者对“政治”各
有各的定义，莫衷一是。 田家英毕竟博览群书，一口气说出许
多有关政治的阐述，并一一作了评价。 毛泽东摇了摇头，笑道：
“政治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我们的政治，就是怎么令敌人
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 朋友多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敌
人多的政府就是坏的政府。 ”

阎锡山问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 ”赵引经据典，滔滔
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
去! ”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 ”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
加不屑：“没那么复杂! 所谓宣传，就是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
自己完美无缺，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

小布什的女儿詹娜曾问小布什：“爸爸， 您能说说什么是
政治吗？ ”小布什笑着打了个比方：“‘政治’好比我们的家，挣
钱养家糊口的爸爸是‘国民’，拿挣来的钱维持家庭生活的妈
妈是‘政府’，而你就是‘总统’，找借口、设立各种名目去花‘国
民’和‘政府’的钱。 ”詹娜听后似懂非懂，又问：“那我的现任男
友是什么呢？ ”小布什答：“是暂时性的‘国际盟友’。 ”小布什以
“家庭关系”比喻本国政治，既生动形象，又诙谐幽默，让人忍
俊不禁的同时，也让人对某些政治现象有了深入的理解。

（摘自《演讲与口才》 蒋骁飞/文）

政治三问三答
今年初，医院已经给因癌症晚期

住院三个多月的方佳（化名）的父亲
下了病危通知， 为了避免到时 “抓
瞎”， 方佳和母亲决定去医院太平间
先“咨询”下。 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没
等方佳母女回话， 便将二人让进屋
里。“我姓袁，该怎么弄我到时候全告
诉您。 ”

老袁带着母女二人打开了太平
间告别室的大门，从挂着的一堆寿衣
中扒出一套。“您看这套，风衣、西装、
棉衣棉裤、衬衣衬裤，连帽子带鞋全
齐了！ 全套 1800 元！ ”

交了寿衣定金后不到半个月，父
亲与世长辞。 老袁一边给父亲穿衣
服，一边不断地从大包里往外拿各种
“零碎”，嘴里不断念念有词：“必须铺
黄盖白，这叫铺金盖银；布条把腿系
上点儿，防止‘惊尸’；鞋底儿必须有
莲花，这叫脚蹬莲台……”说着又从
大包里翻出一个小包，稀里哗啦地倒
出一堆石头的“玉石”和塑料的“金元
宝”。 “嘴里含着这个‘玉’、手里拿着
‘金元宝’，走的时候肚子里手里就都

不空着了。 ”最后，两个塑料的、涂着金灿灿涂料
的“大戒指”被套在父亲手指上，老袁的“全套”至
此告一段落。

将父亲送入太平间的冷柜，老袁把太平间的
大门一锁，点了根烟，怀里掏出一本收据。 “寿衣
除了定金还差 1300，穿衣费 200，铺金盖银 200，3
天后走的时候身子底下再放点‘垫背钱 ’，对了 ，
‘五七’的时候当闺女的再给你爸烧一把伞，这个
都有讲究的。 我给您算算……一共您再给我 2000
吧！ ”

告别仪式那天，老袁带着方佳来到京东的一
家一级殡仪馆， 拐进了旁边的一家 “一条龙”公
司。

订好了告别室、花圈、挽联、黑纱、白花、骨灰
盒，方佳数出 7000 块钱刚要结账，一直陪着的一
个 “一条龙 ”大姐拉着方佳的胳膊 ，小声说 ：“姑
娘，大姐跟你说，老人一辈子不容易，得来个全套
的纸活给老人烧了呀。 我卖别人都 2200，给你成
本价就 2000 块钱，保证你满意！ ”于是，方佳掏钱
又买了一套纸别墅，“实在”的大姐还多送了好几
个纸扎的“金元宝”……”

“骨灰您看一下。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带着程
式化的礼貌与干练。 “看好了我们就把‘金银被’
放进去了，讲究‘铺金盖银’；四块葬玉放在四角，
保四季平安；上面放上香币、元宝，保逝者在阴间
吃喝不愁……”

一切手续办理完毕， 刚才和方佳一起领骨
灰的另外一拨家属一边走一边议论：“好家伙，就
那么百洁布大小的‘金银被 ’就 50 块钱 ，四块葬
玉 80 块钱，元宝 48 块钱……”

“算了算了，几千块钱都花了，还在乎这 300
多块钱啊！ 再说了，人家给你放进去了，你好意思
再让人家给拿出来？ ”（摘自《北京晨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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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近日的一则奇闻说起。 武汉有个沙湖，面积曾有上
万亩， 如今缩水至 119 亩。 其他消失的面积被填埋成了陆
地，上面挤满了豪宅别墅、商业大厦、漂亮小路什么的。 这事
儿被媒体报道之后，武汉市园林局一位副局长这样解释：填
湖修路，是为了更好保护沙湖。

填湖是为了保护，这个意思跟近来流行的官话“保护性
拆除”一样。 如果再联想到“保护费”一词，你肯定会觉得，
“保护”的词义，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说起来， 含义朝反方向发展的好词， 如今已是越来越
多。 改革开放以来，“小姐”与“秘书”，应属最早被糟蹋的两
个词语。 就像“保护”也意味着“破坏”一样，在很多语境中，
“秘书”其实不是秘书；“理发店”其实不理发；“临时工”的工
作其实很正式；“干爹” 其实是情夫的代名词， 他可以要求
“干女儿”穿齐 B 小短裙……对于那些词语的沦陷，权贵们
“功不可没”。 由于掌握了更多话语权，乱用词语，随意发明
创造“雷词”“雷语”，已成他们的拿手好戏。 他们身体力行，
为自身不光彩的行为，专挑些好词来美化、遮羞。 久而久之，
这些好词的词义就变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

我这里特别说说“赞助”、“慈善”、“公益”等使用频率很
高的公共媒介用词，借此更形象地描述好词是如何沦陷的。

“赞助费”，原指有条件者自愿帮助有困难者的经费。 但
如今的孩子和家有儿女的大人们肯定不这么理解。 在他们
眼中，该词的意义完全相反：指有困难的人很不情愿地上缴

给强势单位的费用。 该词在教育领域使用频率最高。
再说说“慈善”。 多么好听的词啊！ 但随着郭美美、卢美

美小姐的蹿红，善良的人们对本就信心不足的慈善事业，一
度完全丧失期望。 “慈善”，几成“伪善”与“骗钱”的马甲。 而
由“慈善”衍生的“慈善家”一词，原指长期热心公益的助人
为乐者，但现在这个词也非常可疑。 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各
类慈善家排行榜上，你不可能找到诸如“捡破烂资助困难学
生读书”、“活雷锋”这类铁杆爱心人士的名字。 位列榜单的，
多为捐款数额较大的老板， 其中包括制造劣质产品的暴发
户、血汗工厂的老板、殴打维权业主的房产商等。

“国企”和“私企”两词，也同样在权益属性上发生了这
种变化。 前者，全民所有制，其定位自然就是公益；后者，自
负盈亏，以实现私益最大化为目的。 这样的定义，在从前肯
定是准确的。 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几乎包办了城镇人口的就
业与吃喝拉撒。 而私企，总让人联想到“资本家”之类。 可如
今的国企，尤其是垄断国企，你很难见到他们发布招聘广告
公开解决国民就业问题；倒是在物价上，通过“听涨会”一次
又一次地伤害国民，跟过去的“资本家”有一比。 这两方面，
私企都要大度得多。

好词语一个接一个被糟蹋，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
是对不正之风的控诉。 词语亟须被拯救， 传统文化不能被
“保护性破坏”。 但拯救文化，首先得改良制度，拯救权贵者
的道德良知。 （摘自《南方都市报》4.15 椿桦/文）

救 救 被 糟 蹋 的 词

中国靠什么来说“不”？ 靠的是强，真正的强，骨子里的强。

我们的政治，就是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
同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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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身不光彩的行为，专挑些好词来美化、遮羞。久而
久之，这些好词的词义就变质了，无法正常使用了。

获得权力的快感， 远远没有
滥用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

前些日，印度闹出了一个笑话，两名某
邦当地议会的议员在开会期间用平板电脑
看情色视频被发现， 结果两个人还嘴硬地
说，那完全是没有的事情。 但据印度媒体的
说法，印度政客们“议会上看 A 片 ”已经是
近年来第 2 次被曝光了，他们有前科。

这种身居庙堂高位，却不务正业的人并
非只存在于印度，古代中国也有当了皇帝却
无心治国而只想着炼丹熬药或是琴棋书画
的例子。 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美国前总统
肯尼迪总是喜欢在游泳池里做爱，递送国家
安全情报的人只好等在外面，期盼着亲爱的
总统这次能够发挥失常，速战速决，因为这
种“眼馋的等待”实在太难熬了。

这些人都喜欢把个人乐趣排在国家大
事之前。 很多人说获得权力是会有快感的，
但笔者觉得获得权力的快感，远远没有滥用
权力的快感来得强烈，你得不到的，我却在
挥霍，羡慕嫉妒恨么？

想想看，当举国上下的人翘首企盼你作
出足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决定时，你却可
以像《春娇与志明》里花花公子张志明一样
感叹：“粉红色乳头，可遇不可求。 ”

当别人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等待你决定时， 你却
有闲工夫撒点野， 公器私用简直就是直达高潮的不
二法门。所以，那些怀着仰望政治精英的萌系眼神初
入白宫的女实习生们，往往就成了政治家的猎物。

比如莱温斯基，有个细节很有趣，那就是她与克
林顿鱼水之欢的地点是白宫总统办公室的地板上。
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

只能说，克林顿或许觉得在上班时间、在总统办
公室里把总统的实习生给“办公”了，才是全方位、最
到位的公器私用，时间、地点、对象都是“公家”的，唯
独欢乐之情是假公济私的，这种快感是特权独有的，
拉到汽车旅馆或是星级酒店去就和老百姓或大富豪
们无异了。

这就是为什么“齐 B 短裙”和“干爹”这些字眼会
走红网络的原因， 全民都在翘首企盼开会的代表们
可以提议、呼吁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严肃之事，却有
妙龄女在微博中说：“干爹在开会的百忙之中来给我
过生日。 ”此时，公器私用的人会成为网民泄愤的出
口。 我得不到的权力，你却在肆意挥霍，公器私用所
带来的快感， 同时也在让另外一群人产生了愤怒。

（摘自《看天下》2012 年第 8 期 古尔齐亚/文）


